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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荣幸今天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
访。我的朋友们都很兴奋，终于看到有华裔出来竞选美国
总统了。60年代至今，您是这50多年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出来竞选美国总统的华裔候选人；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
华人以民主党的身份出来竞选总统，在这个意义上，您已
经在创造历史。看了一些关于您竞选的报道，我想问，您
是在哪一个瞬间决定出来竞选总统的？您是深思熟虑了一
段时间，还是因为某个特殊事件或某个瞬间，让您突然作
出这个决定？

答：2016年川普成为总统，那是个决定性的时刻。
作为一位亚裔美国人，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和所受

的教育，没有让我觉得成为美国总统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现
实梦想。我是70年代出生的，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竞选美国
总统，我父母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长大应该成为美国
总统” 这种雄心壮志。

开始我也和其他亚裔年轻人一样，上学、工作、寻
找自己的理想，直到2009年我经营的那家公司（Manhat-
tan Prep) 被收购了，后来我又经过6－7年的时间来帮助中
西部和南部的人创造就业机会（Venture for America），
那时我发现高科技、自动化取代了四百万个工作岗位，失
业的人们充满着焦虑和不安。我看到这种现象越来越严
重，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问：你所创办的 Venture for America，计划创造十万
个工作机会，您是否找到了帮助美国制造就业的方法？

答：当时我们创办 Venture for America 就是要帮助美
国人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我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远远
不够的。2016年川普当上总统，我认为完全是因为这个原
因。在中西部和南部，大量工作丢失，经济萧条，人们的
生活受到严重的威胁，是他们把川普选上了总统的位置。

我看到美国的现状和前景，还会有更多的工作即将
失去，面对这些重大变化，我们将如何管理这个国家，我
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总是
有动力尝试解决问题。

我开始做一些调研，寻找对策；也开始跟很多政界
人士探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没有人试图在国
家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担心国家的未来，于是我决定
站出来竞选总统。

我站出来竞选总统不是为了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华裔
或亚裔竞选美国总统，不是为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
人以民主党身份竞选总统，但是我的华人背景，当然跟华
人是息息相关的。我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作为一位华人企
业家，我在科技和企业工作的经验，和很多华人的观念相
通。我是一位懂数学的亚裔美国人。 

问：根据新闻报道，目前已有超过30位民主党候选人
准备参加2020年的总统竞选。那么多人出来竞选，什么是
您独特的经验和资格？您跟别的候选人有什么不同？

答：我懂得经济和科技，这是我的长处和背景。如
果大家承认现代科技将改变人类生活，那么我们应该有一
个懂得经济和科技的总统，但是美国政府和很多政治家并
不懂经济和技术。大家也看到，过多以往的政府部门的工
作经验并没有为政治家带来有效的管理国家和创造经济发
展的业绩。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总统需要懂技术和经济，
这是我的长处。

 
问：我和斯坦福硅谷几位科学家朋友看了您的竞选

网站，您谈到高科技将取代人类的工作，我们对您描述的
这个前景是完全同意的。您谈到新技术（机器人、软件、
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了超过四百万美国的就业岗位，并
且在未来5到10年内，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将面临永久失
业的风险。您说必须要停止、阻止（Stop）这个现象。怎
么“停止”？你的Stop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觉得科技的发
展将取代人类的工作，这是大势所势，无法阻止，也没人
能够阻止。您怎么看？

答：我完全同意您的科学家朋友所说的，我们没有
能力、也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去阻止这个社会发展的大趋
势，高科技正在逐渐取代人类的工作。我的父亲是一位伯
克利毕业的物理学家。我知道，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
该没有兴趣去阻止，而是应该庆祝科技的发展。

我所说的阻止（Stop）只是针对失去大量工作而导致
经济严重失调的部分地区，人们生活艰难，我们必须面
对，必须进行调理，需要解决方案。

举个例子，有了无人驾驶车，卡车司机本来可以庆
祝他们不用再开车了。他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开十几个小
时车，一周4-5天，这种工作对身体很不好。长年开车，
很多卡车司机有健康问题。但是卡车司机没有工作了，他
们没有庆祝，反而上街游行抗议，他们不知该怎么生活。
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好处，而
不是失去工作，被高科技淘汰，难以生活。

 
问：一些人没工作了，我们自然想到政府和社会应

该帮助他们再培训，为他们提供重新受教育的机会，让他
们有生存的技能和技巧面对未来。在一些报道中，您说政
府的这些再培训项目是非常无效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答：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政府的这些再培训项目
是完全无效的，根本不是办法。你想如果一位49岁的卡车
司机30多年前就对学习没有兴趣，现在你要培训他成为软
件工程师，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对于雇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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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杨安泽来到湾区为他的竞选作宣传并筹款。我有幸采访了这位50多年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出来竞选总统的华
裔候选人。我们来看一看他为什么要站出来竞选和他的竞选理念。

说，他们也宁可雇用20多岁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而不是雇
用通过政府的培训项目出来、有个培训证书的50岁的前卡
车司机。

我在 Venture for America 工作，到了很多城市，如底
特律、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克利夫兰、拉斯维加斯、辛
辛那提、巴尔特摩等城市。这些城市的很多工作都没有
了，很多人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

在硅谷有大量的工程师和高科技的工作，但是在美
国只有8% 是STEM 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让每个人都能维持起码的生
活。

 
问：您提出竞选口号“Humanity First”（人性第一），

提出实施全民基本收入（UBI），政府给每个18岁到64岁
的美国成年人每月 $1000美金，无附加条件。钱怎么来？

答：其实这个计划比大家想象的更容易承担。美国
每年的经济有$20 trillion 美金。这个UBI 项目每年预算是
$2.4 trillion，减去现在已经有$1.5 trillion 用作政府的福利
项目，剩下的$0.9 trillion，我们从消费经济的角度来看，
它并不是那么难解决的，这些钱可以通过在自动化中受益
最多的公司中征收新税而获得。比如说美国的大公司亚马
逊、苹果、谷歌，它们赚很多钱，但是交很少的税。

 
问：您提出的增值税 V.A.T. （value-added tax)，一

些选民就会觉得，民主党的政策就是高税收，增加新税来
帮助穷人，中产阶级会生活得更加辛苦，企业主也得不到
好处。您会对这些选民怎么说？

答：我并不主张高税收，也不是要标新立异提出
新税，而是希望有一种税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增值税
（V.A.T.）在欧洲、中国都非常普遍，这样做一些大公司
就不能随便地逃税漏税。

我对企业家说，如果你把1000美元给予一个苦苦挣扎
的美国人，它不仅会对那个人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钱还
会重新回到消费经济中，对于加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来说
会更有效。

 
问：您提出三大竞选理念，全民基本收入（UBI）、全

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 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Hu-
man-Centered Capitalism)。您谈到不能单纯地以GDP作为
衡量国家经济的标准，您建议使用digital social credit（数
字社会信用）系统，让人们的道德品行和善意能得到社
会的认可和奖励。 您提出的这个新系统非常有创意，我
们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充满善意的社会，关键是怎么实
施？

答：数字社会信用（digital social credit）其实并不
是个完全新鲜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现在已经有十
多种信用货币了。如美金、信用卡、频繁飞行积分卡、
计时卡、奖励卡、airbnb 信誉排名,，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American Express 的积分卡用来奖励为社区做好事。

这些都已经存在，我只是希望能把它推向更高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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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能够参与其中，建立一个平台，帮助分配一些
资金，可以保障其价值。例如政府的教育经费，我们给
某个地方的学校多少钱，可以拿出一小部分，我们可以
给那些做好事的人，作为奖励的经费。

它可以在地方政府、公司企业、非盈利机构实施，
也可以通过与现成的各种制度和体系合作实行。得到政
府的认可，可以有保障，可以让这个项目更加有效地实
施。

我觉得企业应该为这个计划而兴奋，应该很乐意接
受这个概念。

问：您的竞选理念主要谈到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
您可否也谈谈将如何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

答：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被认为越来越不可靠，越
来越不可信任，这与我们的外交政策有关，也与我们在
国内的政策有关。首先是我们在国内做得不好，变得越
来越不理性，我认为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是联系在一起
的。

美国现在把中国当作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
是非常可怕的。作为一位华裔美国人，我希望能改变这
种现象。

中国华为的CFO在加拿大被扣留，美国要求引渡，
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没人发声，没有人报道，因为她是中
国人，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的竞争对手。设想一下，如
果美国最大公司的CFO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被扣留的
话，美国主流媒体会怎样报道？那一定是每天不停、铺
天盖地地报道，直到放人为止。

概括地说，我的国际事务政策有三方面，第一、要
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第二、更加理性地对待国际事务，
通过外交途径，少用武力和强权；第三、重新建立跟其
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把美国国内的事情做好。

 
问：竞选总统是一条很长、很艰难的路。上届的美

国竞选，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分裂，也看到政治的肮脏，
情绪化的宣传，到处是谣言、谎言，对候选人的人身攻
击。普通的公民看着感到难以承受。您的家人是不是很
理解和支持您的决定？您和家人是否都准备好了面对这

一切？
答：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他们都站在我的身后支

持我。我知道如果有人站出来攻击我，那肯定是因为把
我当做他们的威胁，那说明我是有实力的，说明我做得
很好。为此我欢迎他们来跟我辩论，甚至攻击，我并不
害怕；相反，我欢迎那一天的到来。

问：我们来谈谈，您这个竞选对我们华裔的意义。
答：我们中国人对政治一般不是那么关心，有几个

原因。
第一，亚裔普遍希望低税收，这样一些亚裔会投共

和党，觉得对自己有好处。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大部分华

人、亚裔移民到美国是为了我们自己家庭过更好的生
活，也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对政治一般没有
太大兴趣，觉得政治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现在
应该是改变这种现象的时候了。

现在一些美国人仇恨华人，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
争对手，他们并不知道哪些是中国人，哪些是华裔美国
人，如果这种仇恨心态继续发展下去，对我们的社区、
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美国亚裔人也是美
国人的一部分，我们也为这个国家作贡献。我们华人也
有公民责任、公益爱心、可以共担使命。我们也可以领
导这个国家，也可以有人出来竞选总统。

到2045年，也就是26年后，大家可能知道所谓的美
国人会变成少数民族了。随着这个国家人口和种族的多
样化，我们希望种族仇恨会越来越少，我们可以生活在
更加宽容的社会，但事实相反。当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失
去了以往的生活，会感到非常不安全，感到自己的利益
受到威胁，往往种族歧视、仇恨犯罪就会更加严重。

华人有很多工程师，有很多人在高科技领域工作，

一些美国人把我们作为“替罪羊”，抱怨是亚裔移民取代
了他们的工作。我们也看到历史上的排华法案给我们的社
区、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够让这种事
情再发生。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并不是华人夺走了他们的
工作，而是自动化和科技取代了他们的工作，不应该让他
们憎恨中国人。

问：我们能为您的竞选做些什么？
答：我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这不是为我自己，因

为我不是靠开卡车生活的司机。我深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担
忧，我们可以一起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国家。

你会看到其他几位候选人，有职业政治家，有财源
充沛的。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从基层做起，一步步慢慢地
做。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了，我们没有办法
等待时间或者他人为我们创造机会，所以我决定直接出来
竞选美国总统。

华人社区能够帮助我竞选的几件事：
第一、请告诉华人和亚裔的社区，我在参加这个竞

选。很多亚裔并不关心政治，他们不一定知道有位华人候
选人在参选2020 年总统。

第二、帮助我进入民主党六月的初选名单，与其他候
选人一起参加初选辩论，这应该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候选人到达初选辩论阶段的条件是什么呢？他们看三
点。

第一有多少支持者（followers）？
第二是捐钱的人数有多少？
第三是捐钱的数额有多少？ 
欢迎大家到我的竞选网站 www.Yang2020.com 了解更

多信息。你哪怕只捐$10美元，都是巨大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Twitter、Facebook、instantgram。
                     
                        （摘自 APAPA俄亥俄）

杨安泽简介：出生在纽约州，今年44岁；
杨的父母都是从台湾来的移民，他们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研究生院相遇。杨的父亲是伯克利物理博
士，在I.B.M做研究多年，拥有69项专利；他的母
亲在伯克利获得硕士学位，在纽约州一所大学工
作，是一位艺术家。杨安泽在布朗上大学，学习
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J.D.学
位。杨安泽当过律师，创办过非盈利机构，最终
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专注于为美国创造就业
机会。2017年11月6日，杨安泽宣布竞选美国总
统。杨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现居住在纽约市。


